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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建设世界最大的水电站。我

担心数年后回国时高峡变平湖，

三峡风光不再，于是决定经三峡

出国。我和女友从重庆朝天门码

头上船，沿江而下，经三峡赴武

汉。瞿塘峡是三峡的第一峡，又

称夔门，风光秀丽，山势雄伟。

乘船入夔门，只见两山对峙，滔

滔浪花奔流而去。这让我想起“川

人一出夔门便成龙”的古话，眼

前仿佛出现邓小平、陈毅等蜀中

先辈经这儿赴法国留学的身影，

激情澎湃。

船驶入巫峡，看着身边美丽

聪慧的爱人，我想起那句著名的

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

却巫山不是云”。我们俩都太穷，

没有相机。很幸运遇到两位同船

的女大学生，用她们的相机为我

们留下了最美好的青春回忆。

在武汉下船已是半夜。我和

女友按照她家亲戚介绍的地址找

住处，结果发现是一家按当时标

准颇为豪华的星级酒店。门卫看

我们一副穷学生相，不让我们进

店，无奈只好找了一家极简陋的

小店住下。第二天早上，我用公

共电话联系上了女友亲戚的朋友，

他很惊讶我们未能入住他安排好

的高级酒店，马上到我们住的小

店，请我们去观看武汉风光。门

口有一辆日本皇冠牌汽车等我们，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小轿车，颇

有些新奇。主人陪我们游览了黄

鹤楼、东湖之后，车驶入一片园林，

园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园林

深处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高级住

所。主人告诉我们这儿是东湖宾

馆，是毛泽东主席生前 44 次下榻、

观赏白云黄鹤的地方。在享用完

美味的武昌鱼之后，我们被安排

在毛主席住过的房间休息。室内

有空调，使我们不必忍受有中国

三大火炉之称的武汉的夏日炎热。

这段神奇的经历似乎是对我

出国求学的鼓励。我想起周恩来

东渡日本留学前写下的诗句“面

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暗下决心，在国外一定努力学习，

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经济学知识，

为日后回国服务打牢基础。

几天后，女友和胡祖六送我

到北京机场登机，飞越太平洋，

开始我的走向世界之旅。

教育要善于“容错”，

容的到底是什么？
杨斌

近几年“容错”常在人才培养的语境下被谈起，

要鼓励学生创新，促进学生成长，教育者就要善

于容错。人们讨论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的时候，

也爱强调容错——真要促进原始创新，或是取得

颠覆性成果，敢于容错必不可少。

容错的必要与重要，大家都深有体会。比如

学技能，从不会到会，其间放手让学习者去尝试

探索，是必需的过程。这当中犯的错，教师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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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容，给予积极正向的态度、

轻松自在的氛围，学生才会更愿

意通过“干中学”“错中学”，

在摸爬滚打中历练成长。再比如，

新事物的诞生，也多是要经历被

既有规范视为离经叛道、荒谬绝

伦的过程。如果总是研究那些乍

一看就拍手称快的方向，那么也

很难产生出真正具有开创性的新

成果、新思想，至多是一些更为

精致的延续性研究，更为充实的

完善性研究而已——这当然也有

意义，但对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

的贡献就小了许多。

正是因为这个“容错”的大

方向越来越具有共识，就更有必

要商榷“容错”的“错”，是不

是可以有更恰当的表达？因为我

觉得，“错”字也许并不很准确，

也不太完整，有时还显得不够谦

逊。创新研究发现，很多范式转

移的过程中，代表未来发展方向

的新技术，起初都被“主流”看

作是错的，但这个“错”的标签，

最终却是要贴在“主流”和其时

的市场领导者身上的。萌芽时期

的创新，因为与主流不同，因为

突破了常规，所以被认定为“错”。

这个时候，如果鼓励创新，保护

其不被扼杀或淹没，该容的，是

“异”。定位在容错，是无法把

握住颠覆式创新的，因为“错”

是个结论，要么忽视，要么改正；

单凭一个“错”字，已经将洞察

范式转移的可能性给扼杀了。事

实上，要想持续创新，容“异”

才是关键，因为进化需在异中求，

扬弃方能得升华。

而关注学习成长的过程，你

会看到，不完美是自然且必然的，

“错”作为一种评价，带有较强

的结论性，也对持续投入形成某

种抑制。完美的结果来自不断地

练习，练习免不了出丑丢脸，但

出丑丢脸不是出“错”，但因为

他人过早地以“错”作为评价，

而会对学习者产生停止练习进而

造成回避挑战无法成长的影响。

学习成长是个过程，且学习

者绝大多数都处在成长的过程中，

拿过程的状态与成熟的状态做对

比，并冠之为“错”并不公允，

并有副作用。

学习者，特别是成年人、成

功者，在学习某种新技能时，常

会因为不能很快达到较高水平，

害怕出丑而干脆放弃。这时候，

促 进 学 习 和 成 长， 要 容 的 不 是

“错”，而是“长”——成长的长，

也是需要一定时间长度的长。

给学习者的建议，可以借用

“钝感力”的概念，也就是说，

不要对来自他人、特别是权威或

你在意的人的负面评价过分在意，

如果太过入心，往往会束手束脚、

浅尝辄止，免责为上，终难成大器。

而给教育者的建议则是容“长”，

且 慢 结 论， 且 予 时 空， 且 放 眼

量——这是对成长规律的尊重，

给学习者深沉的爱和信任。

还有一些人，说到容错，会

流露出某种“不与你计较”“我

海量包涵”的意味。但其实，急

着下“错”的结论，长期看，吃

亏的是需要容而不能“容”的一

方。容“异”让你更开放、更谦逊，

容“长”让你更耐心、更积极。容，

绝非姿态，而是策略，更见智慧。

“异”和“长”，跟“错”

比起来，都更中性；容异和容长，

同容错相比，似乎难度较小；但

其实它们在实际中所呈现出来的，

常常会是“糙”“陋”“乱”“妄”

诸相，能否容下这般，算是创新

者、教育者是否为真的试金石。

当然这绝不是说没有“错”这回事。

只是，对于创新和成长，对于人

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还需更辩

证地看，放长远地看。




